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沪剧：历史让人思考当下使命
徐 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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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省花灯剧院创作演出的花

灯歌舞剧《走婚》的故事并不复杂，

但是颇有内涵。当代社会最困扰人

也最吸引人的东西，就是情感。如

果说情感题材是文艺创作中的一顶

王冠，那爱情就是王冠上最耀眼的

明珠。

《走 婚》讲 了 一 个 老 套 而 新 奇

的三角恋。说老套，因为三角恋的

故事在文艺作品中早用滥了；说新

奇，则是因为《走婚》中的三角恋没

有在“三角”上做文章，而把重心放

在了“恋”上，展现了一段不被规训

的 爱 情 。 摩 梭 女 子 娜 卓 玛 爱 上 赶

马跑运输大拉七，大拉七是个穷光

蛋，不但没家产，连一般 摩 梭 女 子

看 重 的 舞 姿 都 没 有 ，两 人 之 间 唯

一 共 有 的 ，只 有 纯 粹 的 爱 情 。 当

娜 卓 玛 听 闻 大 拉 七 遭 遇 不 测 ，伤

心 之 余 爱 上 摩 梭 青 年 多 吉 。 不

料 ，大 拉 七 不 但死里逃生，而且陡

然而富，回来找娜卓玛 重 续 前 缘 ，

与 多 吉 形 成 激 烈 冲 突 。 娜 卓 玛 面

临 艰 难 抉 择 ，最 终 坚 持 了 摩 梭 人

对 爱 情 的 理 解 ，而 大 拉 七 也 获 得

了 自 我 开 解 。 这 个 故 事 的 元 素

和 结 构 ，我 们 似 曾 相 识 ，但 编 剧

打 动 人 并 转 动 这 个 一 波 三 折 的

故 事 ，仅 用 了 真 爱 这 一 根 轴 。

俗中见奇的效果，首先得益于

编 剧 将 整 个 故 事 置 于 西 南 少 数 民

族 的 走 婚 风 俗 之 下 。 有 位 学 者 曾

说过，中国文化的发展有一个规律

性的现象，当一种样式发展到瓶颈

时 ，总 会 从 两 个 地 方 找 出 路 ，一 是

民 间 的 ，一 是 外 来 的 。 看 完《走

婚》，我觉得其实还有一个，就是民

族 的 或 说 少 数 民 族 的 。 对 于 以 汉

文化为主体的主流文化而言，走婚

之爱是外来的，也是边缘、陌生的、

新鲜的，但正是这种格格不入的特

质 在 文 化 上 反 哺 了 主 流 和 中 心 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走婚》为情感题

材开辟了一条新路径。

此 剧 结 构 上 的 巧 思 也 引 人 思

考。如何表现爱情，在文艺史上有

太多可资借鉴的模型甚至“套路”，

它们有共同的特点，即把恶塑造为

阻隔人们追求真爱的原因。恶，可

以 是 恶 的 人 ，也 可 以 是 恶 的 制 度 ，

还可以是恶的人性，都会成为真爱

的 拦 路 虎 。 总 之 ，爱 不 能 完 满 ，是

因为爱的敌对势力之存在。但《走

婚》跳出了“套路”，从云南边陲的

奇 特 风 俗 中 找 到 灵 感 、另 辟 蹊 径 。

全 剧 没 有 一 处 不 围 绕 爱 而 构 成 的

冲突，但所有冲突都不是善与恶之

争 ，而 是 善 与 善 之 争 ，是 对 爱 的 不

同认知方式和处理方式的冲突，这

种不同内化于心，没有掺杂什么利

益的东西。或者说，这场发生在花

楼下的“三角恋”中的爱都是真爱，

三股真爱在各自的轨道运行，相融

时温情感人肺腑，相撞时痛苦同样

直 击 人 心 。 在 这 个 意 义 上 讲 ，《走

婚》作为舞台艺术表现爱情主题的

结构形态，具有母题或者说元结构

意义的意义，提供了从现实的背后

包抄生活的路径。

主 创 者 用 花 灯 歌 舞 的 民 族 艺

术形式在舞台上呈现这个故事，与

故 事 构 成 内 在 相 洽 ，当 然 为 整 部

剧 增 色 不 少 。 应 该 说 ，《走 婚》的

解 读 空 间 是 无 限 的 ，仅 从 故 事 本

身 而 言 ，评 论 家 可 从 文 化 冲 突 解

释 ，也 可 套 上 女 性 主 义 等 标 签 。

不 过 ，《走 婚》的 舞 台 上 洋 溢 的 真

诚、纯粹、雅致的氛围，表现出拒绝

过度解读的自足，它似乎更愿把自

己原生态地呈现给普通观众，让台

下 的 人 在 大 美 不 言 的 意 蕴 中 获 得

艺术的享受。

万林媚是舞台上的情感歌者，这个

安徽宣城妹子曾经有多种选择人生的

机会，却因为对音乐的挚爱和执著成为

一名真 正 的 歌 者 。 对 不 少 人 来 说 ，也

许 她 的 名 字 还 稍 显 陌 生 ，但 是 当《陪

你 看 草 原》《铁 打 的 营 盘》《赶 到 汶 川

去》《家乡的月亮》等歌曲悠扬的旋律

响起时，你会发现有一种声音真的可

以余音绕梁。

1993 年 ，万 林 媚 以 优 异 的 成 绩 考

取了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，学习美声

唱法。之后，她考入武警安徽省总队

文 工 团 ，成 为 一 名 文 艺 兵 。 她 明 白 ，

自 己 是 一 名 歌 者 ，但 更 是 一 名 军 人 ，

每 次 下 基 层 演 出 都 是 她 最 动 情 的 时

候 ，因 为 同 为 军 人 ，她 更 能 明 白 他 们

的苦和乐。

高 山 上 的 哨 卡 、抗 洪 抢 险 第 一

线 …… 到 处 都 有 武 警 战 士 们 的 身

影 。 在 她 眼 中 ，即 使 环 境 再 艰 苦 ，

战 士 们 仍 然 可 以 笑 对 生 活 ，他 们 是

她 心 中“ 最 可 爱 的 人 ”，她 要 用 心 为

战 士 唱 歌 。

一 次 ，战 士 们 抗 洪 归 来 ，万 林 媚

拿着大喇叭轻唱起《我的士兵兄弟》，

“ 憨 憨 的 一 笑 多 少 情 意 ，你 就 像 一 片

泥 土 沉 默 不 语 ”…… 看 着 台 下 英 勇 无

畏 的 战 友 ，看 着 那 一 张 张 黝 黑 的 脸 ，

万林媚流下了眼泪。

2008 年 5 月 12 日 ，四 川 汶 川 大 地

震 发 生 后 ，万 林 媚 通 过 电视看到了解

放军、武警官兵、公安干警和各族同胞

赶往灾区救援的情景，再一次泪流满

面。擦干眼泪后，万林媚萌生了创作

部队歌曲的想法，由她演唱的《赶到汶

川去》传遍了武警部队，感染了抗震救

灾一线的军民。后来这首歌又作为全

国武警部队专题片——汶川抗震救援

纪实《生死挺进》的 片 尾 曲 ，并 通 过 武

警音像出版社在全国发行。

多 年 来 ，万 林 媚 努 力 用 音 乐“ 说

话 ”。 她 曾 登 上 全 国“ 青 歌 赛 ”舞 台 ，

一 曲《家 乡 的 月 亮》助 她 获 得 优 秀 歌

手 奖 ；她 相 继 为《李 清 照》《平 湖 秋

月》《讨 饭 国 舅》《诗 人 李 白》等 10 多

部电视剧录制 了 主 题 歌 、插 曲 ；演 唱

的 原 创 作 品《铁 打 的 营 盘》获 全 国

武 警 部 队 文 艺 汇 演 第 一 名 ；她 在 安

徽 省 首 届 青 年 歌 手 比 赛 上获得一等

奖 ……2000 年 ，万 林 媚 在 组 织 的 关 怀

下以文化课、专业课双第一的成绩考

入中国音乐学院，先后师从马秀云教

授以及著名声乐教育家金铁霖，学习

民族声乐。后来，她又进入武汉音乐

学院进修，攻读艺术硕士学位 。

2011 年 ，因 工 作 需 要 ，万 林 媚 被

选 调 到 武 警 政 治 学 院 政 治 机 关 工 作

系 工 作 。 她 为 了 尽 快 完 成 专 业 歌 手

到 专 业 文 化 教 员 的 转 型 ，坚 持 每 天

下 班 之 后 看 书 备 课 ，积 攒 力 量 。 累

了 ，就 打 开 音 响 ，唱 上 三 四 十 分 钟 ，

感 受 音 乐 的 魅 力 。

“ 对 我 而 言 ，能 专 注 地 做 音 乐 ，

能 有 机 会 向 武 警 部 队 的 教 育 事 业

贡 献 力 量 ，这 就 是 我 践 行 强 军 梦

想 的 具 体 举 措 。”多 年 的 从 演 经 历

和 早 期 学 校 专 业 学 习 的 沉 淀 ，让 她

对 立 足 本 职 岗 位 践 行 强 军 目 标 有 了

新 的 理 解 。

2013 年 ，万 林 媚 服 从 组 织 安 排

到 武 警 新 疆 总 队 喀 什 支 队 代 职 。 在

代 职 期 间 ，她 深 入 基 层 一 线 部 队 ，了

解 、掌 握 当 前 武 警 部 队 文 化 建 设 状

况 ，撰 写 了 近 2 万 字 的 情 况 报 告 。

结 合 个 人 特 长 ，她 向 组 织 主 动 提 出

为 边 防 官 兵 开 展 个 人 专 场 慰 问 。 在

武 警 新 疆 总 队 的 大 力 支 持 下 ，她 先

后 在 一 线 部 队 公 开 演 出 35 场 。 2016

年 ，万 林 媚 又 在 组 织 的 统 一 安 排 下 ，

以 第 二 课 堂 教 学 成 果 汇 报 演 出 的 形

式 唱 响 红 色 主 题 ，进 行 了 一 场 个 人

专 场 汇 报 演 出 ，赢 得 了 部 队 官 兵 的

广 泛 好 评 。

今 年 9 月 ，万 林 媚 又 一 次 发 行 个

人 专 辑《 士 兵 心 曲 —— 家 乡 的 月

亮》，包 含《月 亮》《清 泉 心 韵》等 15

首 歌 曲 ，尽 情 倾 泻 军 人 无 声 大 爱 ，

表 达 军 人 柔 情 牵 挂 的 丝 丝 倾 诉 。

她 说 ，作 为 安 徽 人 ，对 安 徽 的 传 统

戏 曲 在 演 唱 上 怎 么 与 现 代 发 声 方

法 完 美 结 合 ，是 她 一 直 思 考 的 问

题 。 她 也 希 望 ，这 样 的 尝 试 在 未 来

的 音 乐 道 路 上 能 继 续 下 去 。 再 有 ，

作 为 部 队 政 工 院 校 的 专 职 文 化 教

员 ，针 对 基 层 官 兵 文 化 基 础 建 设 相

对 较 弱 等 实 际 问 题 ，如 何 教 育 引 导

学 员 注 重 传 统 战 斗 文 化 传 承 ，又 注

重 创 新 性 战 斗 文 化 建 设 ，提 高 教 与

学两个主体之间的理性思维层次，仍

然有很长的路要走。

我与陶一铭先生结缘是因为沪剧，

是因为他对这一上海本土剧种的热爱

和热心。我和他虽然见面不多，但每一

次的见面都是有意义的，是真正的君子

之交。

陶一铭自号“滩簧”。滩簧是沪剧

的源头，以此 为 号 ，他 是 第 一 人 ，足 见

他对沪剧的喜爱，有人说他是“用整个

身心拥抱了沪剧”。

他 送 给 我 一 本 自 己 写 的 书《滩 簧

乱嚼》。洋洋洒洒 20 万字，全是干货，

很多历史资料、老前辈老演员的掌故，

于我而言，也是陌生的。毫不夸张地

说，这完全可以成为沪剧演员的教科

书。我满怀敬佩，认真拜读。没想到，

我仅仅是粗粗咀嚼了一遍，还没消化，

陶一铭又给我寄来了第二本《申曲拾

遗》的手稿。

从《滩簧乱嚼》到《申曲拾遗》，书作

涉 及 了 沪 剧 的 方 方 面 面 ，从 剧 目 、人

物、演员到剧院分类一应俱全。不难

看出，在陶一铭的心中，有一本账——

沪 剧 老 艺 人 、沪 剧 老 传 统 、沪 剧 老 戏

目，每一条每一笔他都煞是清爽。尽

管没有人要他这么做，他也从中得不

到什么好处，但他还是做了。在他看

来，能将接触或听来的一些往事记录

下来，是一个超级戏迷的使命，是对前

辈艺人的一种纪念和告慰。

这 些 内 容 看 似 信 手 拈 来 ，可 是 对

于 一 个 家 庭 和 职 业 都 与 沪 剧 没 有 关

系的年轻人而言，却是付出了巨大的

体力和精力，甚至还在寻根究底的过

程中遭遇过白眼。最终，他的执著打

动了老艺人，很多沪剧界的老前辈和

这个年轻人成了忘年交。

岁 月 流 逝 ，很 多 老 艺 人 相 继 离

世 ，如 果 没 有 陶 一 铭 的 及 时 拜 访 、记

录、成文， 这段历史就会被遗漏乃至

遗 忘 。 他 倾 注 感 情 和 心 血 写 下 的 作

品，填充了沪剧史空白。在戏曲日益

式 微 、人 心 浮 躁 的 当 下 ，有 这 样 一 位

年轻人是难能可贵的。

陶 一 铭 请 我 为 他 的 新 书《申 曲 拾

遗》作 序 。 我 觉 得 自 己 难 以 担 当 ，因

为 书 中 承 载 的 沪 剧 历 史 太 过 厚 重 。

但 他 很 坚 持 ，希 望 我 以 一 个 客 观 的

角 度 看 待 历 史 和 当 下 。 这 个 角 度 ，

我 无 法 拒 绝 。 虽 然 离 开 沪 剧 很 长 时

间 了 ，但 我 从 未 停 止 对 沪 剧 生 存 、发

展的思考。

梳 理 沪 剧 的 历 史 ，厘 清 沪 剧 发 展

的脉络，这原本应该是由沪剧专业团

体 来 做 的 ，但 是 很 可 惜 ，专 业 院 团 对

这 个 领 域 的 投 入 几 乎 为 零 。 能 够 拿

出来说的，大概也只有 2000 年时出过

的一本《上海沪剧志》。

在 我 看 来 ，只 有 了 解 历 史 、把 握

历史，才能掌控未来；如果忽略历史，

就 很 难 从 历 史 的 长 河 奔 向 壮 阔 的 大

海。陶一铭笔下全面的沪剧历史、血

肉丰满的沪剧老前辈，都是值得年轻

人 去 回 望 和 尊 敬 的 。 没 有 他 们 一 代

又一代的接力，哪有今天的沪剧？

从“见山是山”到“见山还是山”，

这是哲学的思辨过程，也是历史的探

究 过 程 。 对 当 下 的 思 辨 是 历 史 赋 予

的觉醒。

追 根 溯 源 ，沪 剧 确 实 是 从 农 耕 劳

作 、田 头 山 歌 发 展 而 来 ，基 本 上 以 浦

江以东的东乡调和松江、青浦的田山

歌（西乡调）为主。所以直至今日，沪

剧还是会被打上“泥土气息”“乡土文

化”的标签。但是，大家不要忘了，沪

剧 的 真 正 提 升 是 在 上 世 纪 的 二 三 十

年 代 ，随 着 上 海 文 化 经 济 的 飞 速 发

展，从申曲到沪剧的转变， 与这个城

市 的 变 化 是 同 步 推 进 的 。 沪 剧 很 早

就从田间走向了城市，甚至可以说它

是 戏 曲 剧 种 中 最 吻 合 时 代 气 场 的 。

从 1940 年 申 曲 正 式 更 名“ 沪 剧 ”起 ，

它 就 是 海 纳 百 川 、兼 收 并 蓄 的 。 1941

年成立的上海沪剧社，上演的第一个

剧 目 就 是 改 编 好 莱 坞 电 影《魂 断 蓝

桥》。 此 后 ，沪 剧 上 演 了 许 多 根 据 名

著 、话 剧 或 电 影 等 改 编 的 剧 目 ：小 说

如《秋 海 棠》《骆 驼 祥 子》《家》，话 剧

如《上 海 屋 檐 下》《雷 雨》，电 影 如《乱

世 佳 人》《铁 汉 娇 娃》（《罗 密 欧 与 朱

丽 叶》）…… 这些洋为中用、针砭时事

的作品，赢得了广泛好评。当然，沪剧

也 没 有 忘 记“ 泥 土 ”芬 芳 ，《芦 荡 火

种》《罗 汉 钱》的 选 材 都 很 乡 土 。 但

是，当时的艺术家并不是为了乡土而

乡土，作品体现的是人民的智慧和对

爱情自主的争取，从根本上依然是具

有时代精神的。故而，这些作品会跨

越方言的限制，成为全国人民喜爱的

剧 目 ，并 且 被 一 次 次 改 编 成 其 他 剧

种。沪剧的这些历史、一代代艺术家

为沪剧做出的思考和成功尝试，无不

对当下的沪剧有启发和借鉴意义。

虽 然 十 几 岁 就 和 沪 剧 结 缘 ，最 初

的 荣 誉 也 由 沪 剧 造 就 ，可 我 还 是 想

说 ，如 今 的 大 部 分 沪 剧 缺 少 创 新 、缺

少 对 时 代 的 思 考 、缺 少 对“ 爱 情 ”“ 生

命”这样的人类母题的追问。这样的

沪剧现状是令人担忧的。

造 成 沪 剧 这 种 现 状 的 ，正 是 对 历

史的不重视。只有深入了解了历史，

只 有 经 历 了 对 历 史 的 敬 畏 、探 究 、痛

苦 、思 考 这 一 系 列 过 程 ，才 有 可 能 得

到明悟，才有可能走好今后的路。

如 果 不 咀 嚼 历 史 ，就 会 抓 不 住 当

下 的 机 遇 。 如 今 的 沪 剧 走 入 了 两 种

怪圈： 一、把田间乡土当做沪剧唯一

的 救 命 稻 草 ，放 弃 了 城 市 和 剧 院 ，一

味地讲求去到农村，在老百姓中朴素

地表达；二、忙不迭地给自己贴标签，

打 造“ 沪 剧 音 乐 剧 ”之 类 的 概 念 ……

这 样 的 做 法 ，看 似 是 回 归 、是 与 国 际

接 轨 ，实 际 上 却 是 自 我 束 缚 ，给 自 己

戴上镣铐。送戏下乡是没有错，可这

只是形式，如果没有精良的内容作为

支撑，如果不能培养、引导新的观众，

这条路又能走多久？至于“沪剧音乐

剧” 这样的标签，就更是有些荒谬。

将 沪 剧 、音 乐 剧 混 为 一 谈 ，从 本 质 上

就 是 既 不 懂 沪 剧 也 没 有 理 解 音 乐

剧 。 一 个 剧 种 可 以 从 任 何 艺 术 形 式

中汲取养分，但最终是为了成为一个

更 好 的 自 己 ，而 不 是 成 为 一 个“ 他 ”，

最 坏 的 则 是 也 没 有 变 成 别 人 却 成 了

四不像。

在 一 个 时 代 里 ，找 不 准 自 己 的 定

位 就 等 于 放 弃 了 进 步 的 可 能 和 自 我

变裂的重生。诚然，莎士比亚的作品

已 经 400 年 了 ，还 在 为 全 世 界 各 种 艺

术 形 式 演 绎 着 。 但 是 ，今 天 的 演 绎

一 定 和 400 年 前 是 不 一 样 的 ，讲 述 的

还 是 同 一 个 故 事 ，可 它 的 精 神 内 核

是 在 不 断 发 展 中 。 如 果 不 能 认 清 这

一点，那么在当今世界艺术大绽放的

格局下，沪剧的面貌就只能是陈旧和

自恋的。

还 好 ，我 们 看 到 了《挑 山 女 人》这

样 的 作 品 。 这 是 一 个 农 村 题 材 的 作

品，但其中包含的人文关怀是跨越城

市和农村的壁垒的，从创作到演出的

精益求精也体现了艺术品质。因此，

这 部 作 品 具 有 人 性 关 怀 的 高 度 。 只

是可惜，这样的作品太少了。

当 今 的 沪 剧 工 作 者 应 该 静 下 心

来 ，好 好 倾 听 这 座 城 市 的 声 音 ，如 同

前 辈 们 在 上 世 纪 二 三 十 年 代 直 至 新

中 国 成 立 甚 至 是 改 革 开 放 初 期 做 的

那 样 ，让 沪 剧 重 新 绽 放 魅 力 ，成 为 这

座城市不可替代的一种风情。

在 这 样 的 时 候 ，我 们 更 没 有 理 由

疏 忽《滩 簧 乱 嚼》《申 曲 拾 遗》这 两 部

来自民间的、一个仅仅靠着热爱默默

记录的年轻人的心血之作。厚重的历

史 可 以 帮 助 我 们 思 考 当 下 沪 剧 的 使

命。从“滩簧”到“申曲”，陶一铭没有

停 留 在 过 去 ，而 是 在 向 现 当 代 进 发 。

这段历史中，还饱含着我敬爱的丁是

娥先生和顾蕊芳老师， 以及所有为了

创造沪剧辉煌不懈努力过的前辈。

作为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建

系以来的第一部大型舞剧，《七尺》

的创作手法非常独特和新颖，以新

民主主义革命为时代背景，树立了

“先驱者”“觉醒者”“长征者”“自觉

者”“行动者”“解放者”这 6 个在不同

阶 段 的 革 命 者 的 形 象 ，并 通 过 头 、

膝、脚等 6个意象构成了 6个篇章，让

我们看到了一个革命者，一个堂堂

“七尺男儿”是如何历经各种磨难最

终成为一个革命志士的故事。

舞剧《七尺》将关注点放在了抗

战时期那些无名英雄的身上，从普

通人身上绽放出的信仰的光芒，使

信念的力量看起来更加耀眼。先驱

者的鲜血变成了觉醒者的热血；觉

醒者的热血变成了长征者的希望；

希望之火在长征途中变成了蜿蜒的

火炬；曾经的火炬被风雨熄灭，但每

个人都在自觉中成为新的火炬；薪

火相传前赴后继中，星星之火汇集

在革命的熔炉中，团结一心，百炼成

钢；这钢与火，被无数双手锤炼着、

传递着。

在舞台呈现上，整部剧的气质

相对深沉，更加注重的是一种精神

层面的表达。导演胡磊的作品向来

都是比较冷静的，不矫情、不做作，

更不过分强调。这次依然延续了这

样的风格，但有所突破，他刻画的 6

位革命志士形象看似平淡，但从表

演和动作质感中，可以感受到他们

足够坚定、足够勇敢。没有唱高调，

更没有喊口号，就像是一座沉寂了

多年的火山一样，一直在积聚一种

内在的力量。

作曲家三宝为这部舞剧精心制

作的音乐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

觉，很酷也很 带 劲 儿 ，渗 透 着 一 种

摇滚力量，不屈、不死、不妥协，极

其 恰 当 和 到 位 地 表 达 出 革 命 志 士

为信念宁死不屈的精神，使整部剧

充满张力。

舞剧的舞美制作也相当大气，

舞台上三面高高的城墙，灰暗冰冷、

棱角分明的墙面瞬间将人带入一种

压抑和冷酷的感觉之中。灯光以昏

黄的色调为主，具有极强的时代感，

在城墙上呈现出不同效果，让人感

觉一会儿是在残酷的刑场，一会儿

是在昏暗的牢笼，一会儿又变成了

紧张工作的车间……整个舞台的设

计走的并不是一个写实的路子，既

抽象又具体，留给了观众极大的想

象空间。

《七尺》讲述的是革命的历程，

讲述的更是 信 仰 铸 就 的 过 程 。 先

驱 者、觉 醒 者、长 征 者、自 觉者、行

动者、解放者最后汇集在了舞台上，

他们转过头，伸直膝盖，迈开脚，挺

起腰，展开双臂握紧拳头，最后，昂

起了不可屈服的头，这就是一个革

命者的头颅，这就是一个革命者的

形象。

花灯歌舞剧《走婚》：

跳出“套路”的爱情
胡一峰

万林媚为战士献歌

艺术·剧评


